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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迁移存量库，分析了从 1960 年到

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和目的地的变化。研究显示，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

段。国内外的双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国际移民在这 60 年间的时空变化。1960 —1980 年，中国国际移

民存量缓慢下降，目的地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主。1980 年之后，中国国际移民存量迅速上升，主要

目的地转移到欧美发达国家。移民的原因也更加多元化，更多的中国人向外迁移是为追寻更好的工作

机会或通过留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主动性国际迁移，内在的人口迁移机制发生了改变。当前，需要

尽快做好国际移民信息采集、识别和管理工作，加强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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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World Bank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Database,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Chinese mainland between 1960 and 2020. From 1960 to 1980, the China’s migrants primarily went 

to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ese migrants stock was low. Since the 1980s the total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from China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the main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migrant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may have been driven by some internal mechanism to move to other countries, which probably provide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work or other advancement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at present it is urgent for 

China to collect its own data and improve its governanc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ean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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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research on it.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移民的数量在过去数十年间迅速增长。根

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的统计，国际移民数量从 1960 年的 7200 万人增长至 2020 年的 2.81 亿人，占

世界人口的 3.6%。其中，1.57 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达国家，占全部国际移民数量的 56%；1.23 亿国

际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占总量的 44%。［1］国际移民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越来

越多的国家被“移民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迁移运动剧烈影响。［2］国际移民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以及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同时，随着出入境政策的变化、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贸易的加速，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2020 年，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已经达到了 775 万人，是世界上第五大

移民输出地，各个大洲均分布有从中国迁出的国际移民。①

中国人的国际迁移古已有之，最早记载的与国际移民相关的事件可以追溯到秦朝的“徐福东

渡”。在中国封建王朝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海外移民的记录散见于历史文献之中。［3］公元前 2 世纪西

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公元 7 世纪唐朝时期玄奘西行取经以及公元 15 世纪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都

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并在人口迁移和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建立了中国

古代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历史上持续的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始于明朝。迄今为止，

学界已经较为清晰地将中国的大规模国际移民分为三到四个阶段或三次发展高潮。［4］但是，由于国

际移民统计口径的问题以及数据缺乏的原因，在已有文献中，尚未有研究对中国国际移民的数量变

化及其地区分布进行详尽考察。本文将利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组织发布的数据，对 1960 — 2020 年

60 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的变迁进行梳理，并分析概括不同阶段中国国际移民的空间特点及发展态势。 

一、国际移民的概念和数据

在国际层面上，国际移民并没有普适性的定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国际移民定义为

“任何改变其通常居住国的人”，通常居住国是指一个人生活或日常居住的国家。为旅游、度假、商

务、医疗或者宗教目的的临时出国并不意味着通常居住地的改变。联合国将国际移民分为长期移民

和短期移民，如果国际移民改变其常住地至少一年以上，就被定义为长期国际移民；而改变常住地 3

个月以上但不满一年者，则被定义为短期移民。［5］

在人口迁移研究中，国际迁移的水平和趋势目前是通过移民存量（migrant stock）和移民流量

（migrant flow）来衡量的。其中，移民存量指的是某一特定时间点出现在某一国家内的曾经改变其通

常居住国的国际移民总数，是一种静态的指标；移民流量是指在特定时期内移入一个国家的国际移

民人数（immigrants）或者是离开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emigrants），是一种动态的测量方法，可

能包括在给定时期内多次跨越国境线的移民。国际移民存量和流量数据对于分析国际移民的水平和

趋势都非常重要，移民存量侧重于记录国际迁移的累积影响，移民流量则记录了特定时间段内的迁

移行为，因而更能够反映国际移民的最新情况。但移民流量统计口径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数据缺失

问题，因此，相关研究主要通过移民存量数据来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移民的迁移模式。［6］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使用了 1000 多套国家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数据，来计算和

① 因大陆与港澳台有不同的社会状况以及不尽相同的移民特点，因此，在不作特别说明时，本文所指的

中国国际移民仅包含来自大陆的国际移民。此外，由大陆迁移到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移民不属于国际移民，故

而也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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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1960 — 2000 年间每十年世界各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共包括 5 轮数据，并构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全球原籍地—目的地 232*232 迁移矩阵，该矩阵包括主要国家、领地和属地，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国际

移民在不同年份下目的地的时空变化。①此外，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国际移民的近况，本文还使用了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迁移存量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Database），

并选取 2010 年、2020 年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进行补充。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同样进行了

多轮统计，初始轮次统计从 1990 年开始。因其同样对迁移存量的总量进行了计算，且使用相同的口

径，并且时效性更强，因此，可作为 2000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延续。②

二、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本文针对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分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变化，

以反映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变化的原因；第二部分将中国国际

移民存量同全球国际移民存量进行对比，将中国国际移民纳入全球国际移民的框架下来考量，以分

析中国国际移民相对存量的变化趋势。

（一）绝对存量的变化
本研究通过将 7 轮数据进行衔接，描绘了 1960 — 2020 年共 60 年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发展变

迁。60 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变化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双重影响。这段时期内，全

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世界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呈现出两个

不同的阶段，其变化主要是由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外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决定的，时间上以中

国改革开放前后为界。其中，第一阶段为 1960 — 198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缓慢下降，从

1960 年的 318 万人下降到 1980 年的 219 万人，20 年间下降了近 100 万人；第二阶段为 1980 — 2020

年，从 1980 年开始，移民的绝对存量开始反弹，并且持续上升，到 2020 年已经达到了 775 万人，40

年间绝对存量增加了约 2.5 倍。因此，1960 — 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变化呈现出 J 型曲

线特征（见图 1），拐点发生在 1980 年。

图 1　1960—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变化

　　数据来源：1960 —2000 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2010、2020 年数据来自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

数据库。下文图表数据来源同图 1，不再一一注明。

1. 绝对存量逐渐减少阶段（1960—1980 年）

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经历了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196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存

① 该数据中的国际移民使用联合国的长期国际移民定义。

② 两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均采用了迁移存量来衡量国际移民，因而本文中提到的国际移民数量实为国际移

民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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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318 万，此后十年，中国国际移民数量下降了 12%，1970 年，分布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

国国际移民数量为 280 万。1970 — 1980 年，中国国际移民经历了下降幅度最大、下降速度最快的一

个阶段，移民的绝对存量下降了 22%，到 1980 年时，中国国际移民只有 219 万人。

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数量的下降是由国内外因素共同造成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

复杂的国内与国际环境，为了稳固新生政权，政府强调自力更生，关门搞建设。［7］因此，从 1949 年

开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公民较少迁往海外。尽管在 1958 年 8 月，公安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因私事出入国管理工作的规定》，第一次对普通公民出入境事宜进行了规范，但是从 1959 年开

始，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公民基本的迁移自由权利难以得到保证。中国公民的出入

境事宜实际上处于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的审批时间、甚至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的阶段。［8］因

而，这一时期中国公民向海外迁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同时，在当时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加上部分亚洲国家对于中

国的防范，致使一些国家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移民，并相继对本国华人社会采取或激进或缓和的同

化政策。［9］以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国

会通过了《麦卡伦国内安全法》，以防范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该法案规定任何其他国家的共产

主义政党成员禁止进入美国，并对国际移民实施了苛刻的限制。再比如，在亚洲，从 20 世纪 50 年

代末开始，印度尼西亚多次发生排华事件，大量当地的中国移民不得不返回国内或者前往其他国家。

因此，内外部的双重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逐渐下降。

2. 绝对存量迅速上升阶段（1980—2020 年）

从 1980 年开始，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发展态势出现逆转，从原来的下降态势转为上升趋势，

并且呈现出加速的过程。1980 — 199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出现小幅回升，10 年间增长了

5%，从 219 万回升至 230 万。此后，移民数量呈现迅速发展态势。1990 — 2000 年，中国国际移民存

量上涨了近 50%，10 年就增加到了 343 万。这也使得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在进入 21 世纪时，已

经超过了 1960 年 318 万的高点。2000 — 201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增加了近 300 万人，增

长 81%。这 10 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上升速度是所有 10 年期中最快的。而 2010 — 2020 年，

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再次增长约 150 万人。截至 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已经达到了

775 万。

1980 年之后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增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出入境

政策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国际移民

形势从先前的基本停滞状态向市场化的自由迁移方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

其他国家的联系和交往迅速增多，并且逐渐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同时，媒体信息的发展和交通

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人有了了解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以及跨国就业的机会。1978 年后，公民因私

出境迅猛增长，掀起了持久不衰的出国考察、留学、探亲、就业、旅游的热潮。

从出入境政策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公民的出入境管理工作逐步恢

复正常。1982 年 7 月，公安部着手起草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在起草过程中借鉴了外国的移民法，

参考了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经过反复修改、审议，1985 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1986 年 12 月 26 日，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又联合公布并实施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对中国公民出入境活动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10］两部法

律法规的出台，使中国公民出国有法可依，并逐渐放宽了对公民出境的管控，为中国国际移民的大

规模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7 年，中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对公民申请有效的出

入境证件提供了法律保证。2013 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以往的出入

境管理法规进行了整合，使得中国出入境管理进一步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而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公民办理出入国境证件的手续得到了进一步简化，同时取消了流动人口异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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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入境证件的限制，推动了中国公民出国便利化。［11］

除法律法规之外，这一阶段也出台了一系列与国际移民相关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出

国留学人员的政策。1978 年，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

告》，制定了一系列加大派遣公费留学生的政策原则。1982 年，确定了要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争

取派出 1.5 万名出国留学人员。［12］1992 年，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讲话后，中国逐步确立了“支持留

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后来发展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

方针，并沿用至今。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93 年，国家教委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

的通知》，支持中国公民以自费的方式进行留学。1995 年，中国正式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进

一步优化了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和服务，通过法治和经济手段推动了资助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出国

留学人员规模的扩大。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人们出国留学的需求继续增长，2002 年，教

育部也对出国留学的手续进行简化，取消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高等教育培养费”和“自费出国留

学资格审查”。［13］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以及中国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出国留学人员

的数量持续上升。2019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年度数量已达 70.35 万人。［14］

此外，这一时期部分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移民政策的调整，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国际移民数量的

上升。以全球国际移民最主要的流入地美国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放

宽移民限制的法案，包括 1980 年的《新难民法》、1990 年的《新移民法》，大幅增加了可以合法移民

美国的人数，并出台了便于特定群体入境美国从事专门工作的规定，主要的受惠群体也集中在来自

亚洲、拉美地区的国际移民。再如，在亚洲国家中，作为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之一，韩国的

移民政策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1991 年，韩国制定了《外国人产业技术研修制度》，旨在引进外国移

民，为韩国国内缺乏人力的企业提供劳动力；2004 年，韩国再次更新国际移民相关的法律，以《外

国人雇佣许可制度》代替以往的研修制度，进一步规范了韩国引进外来劳工的政策，这也吸引了大

量来自中国的国际移民。［15］

（二）相对存量的变化
1960 — 2020 年的 60 年间，全球国际移民的总体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将中国国际移

民存量与世界国际移民存量进行对比，由此来考察中国国际移民相对存量的变化。

60 年间，全球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从 7274 万人增长至 2.81 亿人，增加了超过 2 亿人，上升了

285%。而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从 318 万增长至 775 万，增加了 457 万人，上升了 144%。这也意

味着，中国国际移民的增速相较全球国际移民整体而言是比较慢的。而在变动趋势上，中国国际移

民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的存量在 1.5%~4.5% 的区间内波动，整体呈现出 U 型，但左右并不对称，左

侧高于右侧（见图 2）。

图 2　1960—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占世界国际移民存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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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中国国际移民占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为 4.4%，这是所有统计年份中最高的。但如果

我们将国际移民的变动情况纳入更长时间范围进行考量，这样的结果就不难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前，

数次中国人迁移海外的大潮，使得世界各地有大量的中国移民。而 1960 — 199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

相对存量不断下降，这也同之前绝对存量的变化基本符合。到 1990 年，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只占全球

国际移民存量的 1.7%。由于 1980 — 1990 年间中国国际移民的绝对存量变化太小，因此，尽管绝对

存量在这一时期有所上升，但不及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国国际移民相对存量呈下

降态势。

从 1990 年开始，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迅速上升，2000 年已经上升至占国际移民存量的

2.1%，随后 10 年继续大幅上升，2010 年这一比例达到 2.8%。2010 — 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相对

存量几乎无变化，一直保持在 2.8% 左右。

三、中国国际移民目的地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

（一）各大洲移民存量的变化
1960 — 2020 年，各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 1）。总体上，前往亚洲国家

和地区的中国国际移民数量先降后增。1960 年，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为 292 万，这也是 60 年来

的最高水平。随后，在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数量持续下降，这一趋势持续了 30 年左右。到 1990 年，

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下降至 131 万。之后，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开始反弹，2020 年，该数

字回升至 263 万。

表 1　分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单位：人）

年份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亚洲 2,919,864 2,369,050 1,621,670 1,311,458 1,358,535 2,120,635 2,630,031

欧洲 31,880 41,930 56,060 126,333 392,558 950,635 1,239,701

非洲 21,389 37,411 27,557 22,828 44,928 33,474 34,769

北美洲 141,105 282,717 410,469 711,498 1,352,828 2,534,987 2,883,364

拉丁美洲 46,007 41,538 40,820 37,589 57,999 101,066 160,260

大洋洲 20,323 26,830 31,951 87,648 223,383 464,616 806,051

注：拉丁美洲包括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除亚洲外，其他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在 60 年间普遍呈上升趋势。其中，北美洲增加的

人数最多，从 1960 年的 14 万左右增长至 2020 年的 288 万人左右，增加了约 20 倍。此外，其他

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在 1990 年之前变化不大，1990 年后各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基本都

有明显的增长。其中，欧洲和大洋洲增长较快，分别从 1960 年的 3 万多人和 2 万多人增长至 2020

年的约 124 万人和 80 多万人。这两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绝对存量变化虽然不及北美洲，但 60 年间

其存量都增加了约 38 倍，是所有大洲中相对存量增长最多的两个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国国际

移民存量增长幅度较小，分别从 1960 年的 2 万多人和 4.6 万多人增长至 2020 年的近 3.5 万人和

16 万人左右。

（二）移民重心由亚洲转移到欧美地区
60 年来，中国国际移民目的地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移民重心由亚洲向欧美地区转移，尤其是向

北美洲转移（见图 3）。从各大洲中国国际移民所占比例看，亚洲国家在 1960 年占据绝对优势，在亚

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全世界中国国际移民总存量的 90% 以上，说明在过去数次移民大潮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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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流入了大量的中国移民。但是，从 1960 年开始，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所

占比例不断下降，从 1960 年的 91% 下降到 1990 年的 57%。 2020 年，亚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比

为 33.9%。与之对比最为明显的是北美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占比的变化，这一比例从 1960 年的 4.4% 上

升至 2020 年的 37.2%；从 2010 年开始，北美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占比便超过了亚洲，这也意味着

21 世纪后，北美洲已经成为中国国际移民最为主要的目的地。此外，欧洲和大洋洲的中国国际移民

所占比例在 60 年间也上升较快，分别从 1% 和 0.6% 上升至 16.0% 和 10.4%。而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占

比例一直变化不大，两大洲所占的比例一直在 1% 左右徘徊。

从流入的国家来看，也能充分反映出中国国际移民的重心从亚洲向欧美国家转变的过程（见表 2）。

1960 — 1980 年，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国际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1960 年共有 172 万中国移民在印度

尼西亚，占比高达 50%；此后，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存量不断下降，其所占的比重也不断降低。

在 1960 年排名前十的国家中，亚洲国家占了 9 个。到 1990 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国际移民最为主要

的目的地，美国境内有超过 50 万的中国移民。2020 年，美国的中国移民存量高达 218 万人，占比接

近 30%。而在排名前十的中国国际移民目的地中，亚洲仅剩下日本、韩国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所

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已经不在前十的行列。 

图 3　分大洲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比例

（三）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目的地
1960 — 2020 年，中国国际移民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到 1980 年后，开始发展到北美洲、

欧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年份中，部分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移民的主要

目的地，但其持续时间不一。

在亚洲国家中，东南亚国家在地理上同中国接近，历史上的交往也相对较多，有成熟的华人社

会网络，改革开放后经济贸易往来也十分密切，这些都为中国移民前往这些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长期是中国移民的主要流入地。此外，从

2010 年开始，孟加拉国的中国移民规模也进入了前十的位置。尽管孟加拉国仍然位于联合国定义的

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但其在近些年来经济增长迅速，在从最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变的过程

中，对于大型基础设施的兴建和能源产业的发展有强烈的需求。中国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许多中国企业在孟加拉国进行投资生产，带动了大量技术人员和工人前往孟加拉国。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流入地，但时间都相

对较短。1960 年，马达加斯加为中国第十五大移民目的地；1960 — 1990 年，巴西也名列中国移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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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的前二十名之内。这些国家与中国距离遥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国际移民主要目的地的，原因

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劳工贸易使得许多中国人前往这些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并留在了当地。［16］除此

之外，20 世纪 60 年代，来自印尼的华人开始移民巴西，加上巴西为了平衡国内日本移民的数量，从

1960 年开始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引进移民，这些因素也使得 1960 —1980 年间巴西的中国国际移

民数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上升。［17］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移民开始新的流动大潮，流入这些国家的移

民占比也随之下降。而在 2000 年，毛里求斯也曾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毛里求斯的中国

移民存量同巴西和马达加斯加一样，都受到了前期的中国移民大潮的影响。同时，在 1970 年后，毛

里求斯政府开始建立出口加工区，早期迁移至毛里求斯的中国移民开办了一些毛纺织加工厂，吸引

了许多中国工人到毛里求斯打工、经商。［18］因而在 2000 年时，毛里求斯成为了中国国际移民排名前

二十的目的地。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纺织工业开始逐渐集中于中国，因而在 2010 年和 2020 年

的数据中，毛里求斯不再是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四、结语

1960 — 2020 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转变，出入境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

调整。同时，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移民大潮愈发显现。国内外的双重因素共同塑造了中国国

际移民在这 60 年间的时空变化。1960 — 1980 年，世界各地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缓慢下降，在这一

阶段，中国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1980 年后，中国国际移民的增长速度迅速上升，

到 2020 年，已经有超过 700 万的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各地学习、工作、生活、定居，主要分布在北

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国家。尽管中国国际移民占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在 60 年间呈现出 U 型的波动，

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出国之一。根据中国国际移民变化的趋势判断，未来一段时间

内，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国际移民存量还将继续上升，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与

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缩小，全球中国国际移民存量的上升速度可能会放缓，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还

有可能下降。

中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在 60 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最主要的表现为从亚洲国家向欧美发达

国家转移。改革开放前，中国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但改革

开放之后，中国的国际移民加速流向发达国家。而这种目的地上的变化背后实际蕴含着中国国际移

民迁移机制的改变。本研究的数据不包含中国国际移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据，但从过往的研究看，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海外移民浪潮中，许多国际移民是因为明朝中后期到民国期间的土地内卷化

以及在全球华人劳工贸易中被动的流出；［19］而在改革开放后，移民的原因更加多元化，［20］更多的中

国人向外迁移是为追寻更好的工作机会或通过留学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主动性国际迁移，内在的人

口迁移机制发生了改变。

另外，2013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通过主动融入世界市场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

制。“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政策的推进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

的展开，未来中国也可能会有更多的移民流向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然而，此类流向移民的内在机

制及人力资本特点与当前流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又有所不同，是否能够成为中国国际移民的重要

组成部分甚至是主流，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总而言之，从过去 6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变迁中，我们已经发现许多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尚不

能称为中国国际移民的转变，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仍然可能让中国国际移民的存量和目的地发生新的

重大变化。

本文对中国国际移民的发展阶段和来源地变化进行了总结，但目前的数据和资料还不足以支持

我们对中国国际移民的内在发生机制、社会融入状况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要尽快开展针对国际

移民领域的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研究，特别是针对一些重要国际移民目的地的分国别研究，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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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各地的共性和特性。此外，要加强各国、各部门之间的研究成果共享，积极

推动与国际移民相关的跨领域和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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